
楚 方 初 探

李 很幸 氏

在原始社會裹，我國遼闊的土地上，生活著許多民族和部落，在他們各自活動的範

圍內操著各種不同的語言，隨著活動範圍的擴大、各族之間的融合、國家的出現，在更

大的範圍內形成了統一的語言，產生了文字。組成華夏族的原來各部族的語言有些成為

華夏語的一部份，有些作為方言保留下來，有些則消亡了。在華夏族的四周，有東夷、

北狄，西方的夜、亮，南方的蠻、越，西南的巴蜀等。他們仍操著與中原不同的語言，

有的還有自己獨特的丈字。他們在與華夏族的交往中，逐步接受了先進的華夏族文化，

使用了華夏族的語言和文字，同時，他們原有的一部份語言被吸收到華夏語中去，另一

部份成為方言或逐步消亡。大約到秦、漢時期，以華夏語為基礎的古漢語共同語在全國

範圍內形成了。

在先秦時代，中原與四方之民言語不同，必讀通過翻譯才能交流思想。(禮記﹒玉

如U) 說: “五方之民，言語不通，嗜憊不同，達其志，通其慾，東方日寄，南方日象，

西方曰狄輯。北方日譯。"或語與華夏語不間， (左傳〉襄公十四年記載我于駒支的話:

“我諸戒飲食衣服不與華同，費幣不通，言語不達。" (史記﹒秦本紀) : “由余，其

先曹人也，亡入哉，能曹言。"在或人中竟有能說曹國話的，這很稀罕，所以〈史記〉

特意記上一筆。吳也有自己的語言，如善稻，他們叫呀胎，音援以，昨胎二字便是善稻

的音譯，吳的國名有攻散、攻吳、工融、吳等種種叫法，國名是專有名詞，中原地區

國名都是固定的，為什麼吳卸那麼不固定?這是因為他們雖有自己的語言，去口沒有自己

的文字，這國名是根攘他們自己的語言用華夏語音譯出來的。吳王光也叫聞廬或間間，

這二者字義不間，不能看作一名一字，我認為光可能是音譯，闡廬或闡閻(廬、間古同

音)是光的昔譯，換句話說，華夏族所說的光，吳語叫闡廬，光與闡廬的關係跟善稻與

肝胎的關係是一樣的。越語與華夏語也不相同，越國銅器銘文中的人名鳩淺、者旨於賜、

州旬等，與華夏族人名迴然不同，從字面上看不出取名的本意，它們應是華夏語按越音

寫下來的，是音譯不是意譯。現在傳世的【越人歌) ，是由楚人用華夏語翻譯的，歌辭

是:

“今夕何夕兮?事洲中流。今日何日兮?得與王子同舟。蒙蓋被好兮，不醬

詬址。心幾頑而不絕兮，知得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校，心說君兮君不知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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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首歌音譯下來便是:

“濫兮拆草濫予?昌任澤予?昌州州鏈。州焉乎秦胥胥，饅予乎昭j直秦鷗滲。

f是隨河潮。" ( (說荷〉卷十一〈善說) ) 

越語與今壯族祖先駱越語同源，用古壯語即可讀通。(參韋慶穩〈‘越人歌，與壯語的

關係試探)， (民族語文論集) )顯然，越語與華夏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。巴蜀語與

華夏語也不一樣，他們還有自己獨特的文字，現在發現的幾十種符號，誰也無法通讀，

其中極少數字與華夏文字相近，這或許是偶合，也可能是借用華夏字表達自己的意思，

有人試圖通過與商周文字比附去釋讀，似乎認出了若干字，但銘文內容一熙也講不下來，

說明這條路子走不通，巴蜀與中原本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字系統。

楚地處江漠，屬蠻夷之地，楚人自稱蠻夷之人，熊渠曰: “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

號誼。"楚武王時，建人說:“我蠻夷也。" ( (史記﹒楚也家) )王孫圍在回答哥人

時說: “楚雖蠻夷，不能寶也。" ( (國語﹒楚語下) )他們操著與華夏語不同的語言，

如稱乳虎為關穀於覽。( (左傳〉宣公四年)此外，楚熊儀之稱為若殼、熊坎為霄赦、熊

賠為杜殼、員為好放、子干為醬殼，柴之尊宮為莫殼，這些都可能是楚語的昔譯，從漢

字字面上無法看出它的含義。楚還可能有自己的文字。長沙出土一戈，銘文為

宗法什+燃料 :a 兒 〈雙劍諮吉金圓錄〉 卷下著錄
一戈 銘為 .:Ij- ~;r ;K î 淵且不先 〈據古錄金文〉二之一:四五著錄

一戈，銘為
Ytjk 字字叫仰 H 料科之

〈周金文存〉六﹒五五著錄一戈，銘為 苦苦宇平常東村 íf tt 輩輩此多~

(以上銘文原為豎行，為書寫方便，改為橫排)字形相近，顯然屬同一體系，細審又有

差異，當表述不同含意。長沙向出土一矛，上面有一百來個符號(見〈楚文物圖丹集) ), 

一望而知，它們不是圖畫，但與甲骨文、金文、小華也沒有共同之處。以上並非孤立的

例于，說明它們應當是與漢字體系不同的另一種文字。@那麼，這是楚文字，還是楚以外

的少數族文字，由於器物被楚虜獲而出於楚地呢?是楚西邊的巴蜀嗎?這些符號與巴蜀

文字全然不同。是東鄰吳越嗎?那襄至今沒有發現類似的器物銘文。是南方的百越嗎?

那襄似乎還沒有發展到自己製作文字的階段。比較合理的解釋是，它是楚古文字的手遣。

為什麼這襄用“手遺"二字?我考慮上面所學戈矛是戰國器，是古文字的產生應當早到

西周時期， 目前所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楚文字與中原文字並無根本的不同，長沙地區是

楚國的南疆，離中原較遠，沒有全盤中原化，所以偶而還有楚古文字出現。如果上面關

於楚古文字的推測不誤，那麼，將來還可能出土更早的楚國古丈字。

建臨然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，為什麼要接受華夏族的語言文字，而後又形成了獨特

的楚方言呢?楚雖是蠻族，但其統治者原是就融、陸終的後代，他們來到蠻地，接受了

蠻族的文化，同時也會帶去一些中原文化。以後，楚國強大起來，吞併了許多國家，其

中不少是姬姓國。一個文化較落後的民族或國家，征服文化先進的民族或國家，他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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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卸又不得不接受先進民族的文化，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。楚征服了這

些文化先進的小國，自然會接受他們的文化。最初是上層人物接受華夏的語言和文字，

他們鑄銘於鍾鼎，書之於竹舟，以示高雅，隨後影響到中下層。文字的華夏化可能比語

言的華夏化更早些，西周末年作的楚公逆轉，已用中原文字書寫，但寫得歪歪扭扭，不

太規範，到春秋時代，楚公義鐘、王孫漁戈等銘文巴和中原文字相仿了。

語言上的同化要比文字慢，不同地區同化速度也有早晚，靠近中原的地區，由於經

濟文化交流頻繁，同化得早，遠離中原的地區，如湘、額，同化得晚些。語言的交流往

往是種雜的，從總體上說，楚接受了華夏語，也有一些楚語被華夏族所接受，成為共同

成份。還有相當多的成份作為方言保留下來，在〈方言〉一書中，楚方言的數量遠遠超

過其它任何一國的方言數量，這決不是偶然的，是跟它本來有若與華夏族不同的語言有

關。

方言包括語音、詞彙和語法三個方面。一般說，方言的特僻、主要表現在語音上，其

次表現在詞彙上，語法上的差異較小。目前研究楚方吉語法的材料主要有〈楚辭〉、楚

自書、竹簡和金文， {楚辭〉是文學作品，金文是官方的書面語言，不容易反映人們口

語的語法特熙，竹簡或許能彌補這方面的不足，但大多尚未發表，難於推測，關於楚方

言的語法問題留待將來探討，這真專談建方言的語音和詞彙。

楚方言的語音與華夏語音有很大差別，故古人常說“音有楚、夏"，又因楚在南方，

楚音也稱為“南音"0 (孟于﹒勝丈公下〉記載: “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，

﹒一齊傅之，眾楚人咻之，雖日撞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"楚人學齊語如此之難，

可見兩者語音差別是很大的。差別的程度還可從下述一例推測，漢初，穎川人晃錯跟濟

南人伏生學習儒家經典，齊人語中有十分之二三他聽不懂。( {漢書〉卷八十九)穎川

與齊同屬華夏語，尚有十分之二三不同，穎川之南的楚語與齊音的差別應遠大於此。〈楚

辭〉是楚人作品，所用音即是楚音， {隔書﹒經籍誌〉載有〈楚辭音〉一卷，釋道(按

應作智)驀撰， (序錄〉云: “情時有釋道(智)鴦善讀之，能為楚聾，音詢清切。至

今傳〈楚辭〉者，皆祖驀公之音。"可見情唐之際尚有人通曉楚音，惜此書宋代已候，

其讀音不得其詳，敦煌出有〈楚辭音〉殘卷，存八十四行，書中註明協詢者有下列五條

(另二條與第三例同，不錄) : 

後飛廉使奔屬 屬，協藺作暈喻反

登聞風而蝶馬 馬，協蘭作姥音亡古反

周流乎天余乃下 下，協爵作戶音

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古，協商作故音

歷吉日乎吾將行 行，協蘭胡剛反

文〈文選集註﹒離騷〉 “周流乎天余乃下"註引〈昔抉〉云: “下，楚人音戶。"周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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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莫先生根攘以上各例，認為“楚聲與下江之音最不同者，在〈廣詢〉麻商字楚人或讀與

魚模相近，而下江則否。" ( {鴦公楚辭昔之協筒說與楚音) )。

除〈楚辭音〉殘卷以外，其它古籍所記楚音尚有下述十條:

1 .陳。{禮記、檀弓) : “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。"鄭氏註: “陳或作

擾，楚人聲。"孔疏: “楚人陳俊聾相似。"

2. 輯。{准南于﹒說山) : “牛車絕輯"。高誘註: “楚人謂鬥切為醋，車行其

上則斷之，孟子曰:域門之軌非兩馬之功，瞬讀近藺，急舌言之乃得之。" {准南于﹒

說林) : “不發戶輯"。高註: “楚人謂之鱗，瞬讀似鄰，急氣言乃得之也。"

3. 吧。{漢書﹒張良傳) : “其嘗閑從容步游下那把上。"服虔曰: “把音頤，楚

人謂橋曰吧。" {史記﹒留侯世家集解) : “徐廣曰:吧，橋也，東楚謂之吧，音怡。"

4. 桓。{史記﹒文帝本紀索隱) : “陳楚俗，桓聲近和。"

5. 主。{說文} : “汝穎之間謂致力於地日至，從土從叉，讀若免窟。"

6. 路。{准南子﹒本經} : “是以松柏菌露夏桶。"高誘註:“露讀南陽人言道

路之路。"換言之，南陽人道路之路音與露同。

7. 疇 。{准南子﹒說林} : “葫苗顯絮。"注:“萬苗荻秀，楚人謂之番，

讀敵戰之敵。"

8. 惠。{說文} : “告皂，飢也，從食皂聾，讀若建人言辜人。" {方言〉卷

六“愛、暖、意也，楚日室。"接此，楚音喔，惠、~~同聲。

9. 獻。{漢書﹒貨殖傳} : “胎紫千勛"， (音義) : “黨昔如楚人言聲。"

10. 承。{左傳〉衷公四年春， “蔡昭侯將如臭，諸大夫恐其文遷也，承。"杜預

注: “承音懲，蓋楚言。"

以上楚音，有的只流於楚國中某一地區，如把、路，有的是全楚範圈中流行的，有

的可能是楚與鄰國均流行的。

楚方言詞彙方面的材料遠比楚昔豐富，僅〈方言〉一書中即記載了三百多個詞彙，

此外， {說文〉、 〈准南于〉許慎注和高誘注、 〈楚辭〉及王逸注、 〈爾雅〉郭璞注、

〈周禮〉鄭主注、 〈才已經注〉、 〈左傳〉、 〈禮記〉、 〈離騷草木疏〉、 〈初學記〉等

書記載了近三百個楚方言詞彙。以上方言根據流通範盟的大小，可以分為三類:一、楚

國全國性的方言，此類方言詞彙約一百七十個;二、楚國內地區性的方言，此類詞彙近

二百個;三、楚與鄰國共有的方言，此類詞彙約一百三十個。三類詞彙共約五百個，這

是就各書明言楚方言的數字統計的，至於〈楚辭〉和楚國的竹簡、吊書中不見於他書的

詞彙，其中多數可能就是楚國的方言，這襄暫不計入。

楚國全國性的方言詞彙以名詞居多，動詞次之，還有少量的形容詞、助詞等。

名詞中有關於人的稱謂，如

稱姊為紋。{說丈} : “〈楚詞〉曰:女說之嬋援，買侍中說楚人謂姊為

說。
稱妹為捐， {說文) : “楚人謂女弟日媚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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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動物的名稱，如

稱蟬為惘，見〈方言〉卷十一。

稱蜻捌為蟋蟀，見〈方言〉卷十一。

有植物的名稱，如 稱竹皮為薯，見〈說文〉。

稱萬為設，見〈爾雅〉那疏。

有器名，如

稱扇為楚，見〈准南子﹒精神〉高注。

稱戰為主手，見〈方言〉卷九。{周書﹒牧誓〉疏引〈方言〉作“手。"

有衣冠服飾名，如

稱布為曹，見〈准南子﹒說林〉高注。

稱無緣之衣為峙，見〈說丈}， {方言〉卷四作“檻"。

有建築名，去口

稱楣為相，見〈說文〉。

稱柱碼為礎，見〈推南于﹒說林〉許注。

稱門為闇闡，見〈說文〉。

有天像名，如

稱牽牛星為擔鼓，見〈爾雅﹒釋天〉郭注。

有地理名，如

動詞中有

稱深水為潭，見〈文選﹒山居賦〉李善注。

稱取為擾，見〈方言〉卷十。

稱縣為嗶，見〈說文〉、 〈聲言論。

稱乾物為H弗曬，見〈方言〉卷十。

稱見泣不正為嗽魄，見〈方言〉、 〈說文〉。

形容詞，如

助詞，如

稱多為騁，見〈史記﹒陳涉世家〉。

稱好為輯、擴、鮮，見〈方言〉卷十。

亮。{離騷} : “主內恕己以量人兮。"注: “楚人語辭也。"

143 

些。見〈楚辭﹒招魂〉。說括云: “今鹽、峽、湖、湘及南、北江撩人，凡禁

H兄旬尾皆稱些，此乃建人舊俗。" ( {夢溪筆談〉卷三)

其。(史記﹒高祖本紀集解): {風俗通義〉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“其"。其

者，楚言也。

楚國內地區性方言詞彙，大致可分為東部、北部、南部三大區，北部、南部又可分

若干小區。

一、東部，約當今江蘇北部。{說丈〉中指明為東楚語者只有把、笛兩條，據〈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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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﹒貨殖列傳〉記載，東楚指漢代的東海、廣酸、吳三郡之地，而吳和廣陸的一部份應

屬吳越方言區，所以〈方言〉一書中絕不提及東建二字，吳越之地到戰國後期被楚佔領，

其言語與建異，故各書所學江東、吳、越方言，這襄均不算入楚方言之歹列u。至於〈周禮.

并師注〉云: “沛國人謂反串粉于介「為艙

少。

二、北部。可分南陽、汝穎、江准等幾個小區。如南陽人稱霖為索，抱小見為雍

時，汝穎人謂致力於地日奎，汝南名蠶盛日斟，江准人稱母為社、提，稱華為鈍。北部

方言共約二十個。

三、南部。大約可分江河、江湘、洗禮、湘南等區。{方言〉中所載“南是"語九

十多個，如稱林為趙，稱逗為憬，稱草為猛。此外，載南楚江湘、南楚江河、南楚江准、

湘玩、玩禮、江河、江湘、江玩、湘潭荊之南郊、玩浦 3色幽、荊汝江湘、江南、九疑

湘潭、九疑荊郊等方言約七十個。據〈史記﹒貨殖列傳〉所載，漢代的衡山、九江、豫

暈、長沙四郡為南楚，而〈史記﹒項羽本紀正義〉引孟康云: “舊名江陵為南楚" ，{方

言〉中南楚與江湘、江河、江准並列，其南楚似指江健一帶，可能因為建都北遷於陳，

故稱舊都之地為南楚。{方言〉中又有甫楚之外的提法，似指長沙郡一帶。這襄我們把

荊州及衡山、九江、豫暈、長沙等地作為楚國南部對待。楚國南部方言比北部多八、九

倍，這是什麼緣故?北部本是蠻夏交錯區域，有些地方如陳、蔡等本是華夏族聚居之地，

北部靠近中原，與華夏交流接觸頻繁，共同語逐步取代方言，方言數量隨之減少。南部

是蠻族聚居地區，與中原接觸較少，加之山重水贅，交通不便，所以方言保留得多。

楚國內地區性方言有兩個特熙、:

一、方言流通範團大小極不一致，有大至南楚江稚，如稱革為蘇( (方言〉卷三) • 

稱船大者為蚵( (方言〉卷九) .有小到只限於南陽一地，如稱霖為玻( (說丈) )。

二、同一地區表示同一意思的方言詞彙有好幾個，如〈方言〉卷十:“蝶、末、紀，

緒也，南楚皆曰蝶，或曰端，或日紀，或日末，皆空產轉語也。.. {方言〉卷三: “南楚

病愈者謂之差，或謂之閒，或謂之知，知通語也，或謂之慧，或謂之憬，或謂之壤，或

謂之鉤，或謂之除。"

楚與鄰國共有的方言可分兩類:一是楚與一個鄰國共有的;二是與兩個以上鄰國共

有的。前者有魏、衛、宋、鄭、韓、吳、齊、巴、秦，分別與楚共有的方言約七十個，

其中與吳共有的方言佔一半以上，其次為齊，與賽、巴共有的方言最少，各有一個。慧

與吳同屬南蠻之地，戰國後期吳的地盤為楚所佔，雙方交往密切，所以共有方言較多。

與秦、巴沒有這種密切關係，慨不同族，交通也不便，因此共有方言絕少。

與兩國以上共有的方言 如與魏宋、宋衛、宋齊、齊腎、周魏、吳越、巴賽及東宋

齊北燕、周魏齊宋等共有方言詞彙約六十個，以與魏宋共有的方言居多，佔半數以上，

與巴秦共有者最少，僅有一個。

方言的流行從時空上說是可蠻的，它流行的範圈可以由一個地區擴大到另一個地

區，甚至突破方言的範間變為全國通行的語言，也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消失，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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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即經歷著這種歷史的變化。例如命字， {說文〉云: “楚謂大巾日常。" {方言〉

卷四也有“大巾謂之帝"之說，沒有提哪家方言，曹郭璞注云: “江東通呼巾守主耳。"

馬宗霍〈說文引方言考〉卷三云:“郭注江東通呼，蓋學害時為說，江東吳地，戰國時

楚勢東被，疑楚昔已早流入吳矣。"我們從上學一百多例楚與鄰國共有方言看，除了少

數方言可能本來就跨地區外，多數應是從一地流傳到另一地，這種交流與經濟文化交流

的密切程度、政治統一範圍的變化有關，吳、宋先後屬楚，魏楚緊鄰，接觸頻繁，因而

楚與這三國共有的方言最多，與趙、燕、秦等接觸少，共有的方言便很少甚至沒有。秦

朝末年，楚地反秦鬥爭最為激烈，漢初侯王將相楚人居多。楚的一些方言後來變成了全

國通行的語言，當與這一政治情況有關。楚方言詞彙成為全國性的詞彙的例子有:

1. 蟋蟀，本是楚語，通語為蜻咧( (方言〉卷十一) ，現在蟋蟀成為通語。

2. 蚊，原是楚語，秦曹稱為輔(見〈說文〉卷十三) ，現在蚊成為通語。

3. 憊憊，它與食閻都是南楚方言，本義是“勸"， “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，不

欲怒而旁人怒之。" ( {方言〉卷十)現在態憑成為通語，食閻則消失了。

4. 恆呃，本是楚語( (方言〉卷十) ，現在成了通語，祇是換成了同聾的扭捏或

扭扭捏捏。

5. P數叫， {方言〉卷一; “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先衷，楚謂之噸咐。" (說文):

“楚謂兒泣不正曰嗽H晃。"現在它成了通語，祇是變成同聾的“號鴨"、 “嚎叫"或“自豪

，旬"了。

6. 潭， (江賦) : “若乃曾潭之府"，李善注“王逸〈楚辭注〉曰:楚人名淵日

潭。" {文選﹒山居賦〉注: “建人謂深水為潭。"潭字後來成為人們通行的字，後世

以潭為地名者隨處可見，如桃花潭、小石潭、百花潭、黑龍潭、玉淵潭等。

7. 礎， (准南子﹒說林) : “山雲蒸柱礎潤"，注: “柱下石礦也"。許慎注:

“楚人謂柱碼日礎"。現在礎取代了碩、 識成為通用語。

楚方言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詞彙後來逐漸消亡了，如〈楚辭〉中常見的助詞亮、些，還

有稱巫為靈于( (九歌﹒雲中君〉注) ，稱家為琴( (水經、泄水注) )等。

上面對楚方言的探討，概括起來說，楚原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，後來逐漸採用了華

夏的語言和文字，原來的語言大部份作為方言保留下來。楚方言在語音和詞彙上均有自

己的特熙，楚方言在時空上是不斷變化的，有的成為古漢語共同語的一部份，有的消亡，

有的繼續作為方言保留下來。楚方言對古漢語共同語的形成是有其作用的，它不僅對研

究我國古代語言有重要價值，更是研究楚文化所必不可少的，因為它是建人用於交流思

想的工具。

還應提到，楚方言在出士的楚文字資料中也有反映，如〈楚王鍾) : “楚王呵!接仲

捕和鐘"0 ( (考古圖〉七﹒十二) (廣韻) : “楚人呼母曰爛"。鍾銘之彌相當於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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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的母， J' ß仲墉是人名.周代婦女稱某母之例常見，如蘇治任鼎: “蘇冶蛙作貌妃魚母

腰"0 (楚王鍾〉之攔用的是楚方言。信陽楚簡有“二足組"0 (方言〉卷五: “妞，

幾也......楊前几，江河之閒日程。"則楚簡之捏用的是江門方言。(那君啟節) : “屯

三舟為一觴"0 (方言〉卷九: “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桐"。節丈之孵即駒，它用的

是南楚江湘的方言。至於楚文學中不見經傳之字，如果現存的楚方言資料上沒有，應當

考慮它們可能是失載的楚方言，我們可以此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，而不能隨意用中原的

語言通假去解釋，以免導致錯誤的結論。

楚方言大多已經失傅，本文僅就文獻記載中所保留的建方言，作一些粗淺的探索，難

免有搜輯不全，論述不妥之處，敬祈讀者指正。原擬附錄〈楚方言詞彙索引) ，以其篇

幅過大，暫且割愛了。

一九八0年十月十六日初稿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改於太原

@除上學各例外，一九五七年長沙烈M三、一九五八年常德棉M三五以及三十年前長沙近郊均出土有額

似銘文的銅戈(見周世榮〈湖南出土戰國以前青銅器銘文考〉、〈古文字研究〉第十輯) ，周文稱之為棘

字戈。按字與棘字寫法不同，釋棘不確，從字形看，顯係楚國古文字，目前尚難辨認。


